
”他接过车子，支上

“师傅，麻烦您修修车子。”

听口音是个“外马”，而且是个女的。好机会，刮刮她。

哪儿坏了？他问。她说：“好几个地方

后

车，蹬着脚蹬转了几圈，煞有介事地检查起来，哦！大拐动了，

辘拢了，前胎没气了，肯定扎胎了。

其实呢，只是补补胎，用锤子砸砸拐钉，用扳子把外边的螺

丝拧紧即可，充其量二元的生意。他跟师傅学的手艺不怎么样。

但这一“绝技”掌握的快而准！不这样是赚不了钱的。

“师傅您尽快给我修好，我买点东西回来再取。”小姑娘挺有

礼貌的。

“师傅车子修好没有？”二个小时后，那小姑娘来了。

“修好了，骑吧，保证没有毛病了。”

“多少钱？”

“八元五角。”

”，霎时，他发现她连连地盯着他，两只眼里各蹦出一个“

稚气的脸上流露出惊喜之色，她不再说话，愣了一会儿，眨巴眨

巴眼，慢慢地掏出一张大团结递给他。

他找了她二元，并说：“少要五角钱，就算我帮你的忙吧。”

“那太谢谢您了。”小姑娘的脸上一下子又流露出感激的目

光，默默地走去了。

上热辣辣的，这是第三次，以前在师傅那也他心头一震，脸



里总觉得不是味。

见过这种情景，他几夜没有睡觉，他问师傅，这样做是不是太没

良心，师傅告诉他不能心软。不丧良心赚不了钱，可他⋯⋯

晌午，他正收拾东西准备走。

“师傅你找差钱了⋯⋯”那小姑娘又匆匆忙忙跑过来了。他

想，这下可麻烦了。

“什么搞错了。难道少找给她钱了？”心里嘀咕，就二元钱，

而且都是一毛一毛的零钱⋯⋯

“不是，你多找给一元钱。”

”

“应该给二元，你却给了三元钱。”

“唉！一元钱小意思你就花了吧

“不，我不能白要你的钱。”

望着这小姑娘，他心里直扑腾，多么善良诚实的孩子呀！好

比一张纸白白的，她的心灵未遭到任何污染，那还是一颗美丽、

纯洁的心灵呀！他立刻拿出多赚的六元五角欲退给她⋯⋯

“师傅，你不用这样感谢我，再见！她转身走了。

“这是你修车的钱⋯⋯”他赶去了。

“那是你应该得的修理费。”

“应该”得的？他

耍手艺的人，不能连良心、人格一齐黑了。他将手里的六元

五角钱攥得紧紧的，匆匆地向她赶去。



”

昨天接到廊坊外甥拍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危，要我速去。

今早八点，我心急火燎赶到保定火车站，一看窗口，排着两

行长长的队伍，约有三四十人，看来，排队购票肯定赶不上八点

一刻开往秦皇岛的直快了。

这时我想到了口袋里的记者证，忙掏出拿在手上，急速靠拢

窗口。

”

“干嘛不排队？”这时人群中有人责问。

“到后面排队去

“就是嘛！我们都排了半个多小时了

”

我不敢看责问的人们，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正当我左右为难

时，一个声音替我解了围：“人家是记者，可能有采访任务，记

者优先购票是有名文规定的，请大家让一下

这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满含钦慕。但我确浑身不自在，

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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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着无数条雨鞭，愤怒地抽打下风怒吼着，似野马脱

来。

柏油路上，溅起的雨水，变成了白蒙蒙的雨雾。我穿着雨

衣，因为没有纽扣，一手攥着两个衣襟，一手推着自行车，拼命

加快着脚步。无情的雨水还是把我的袖口、胸前、膝盖下淋得湿

的。我这八十多公斤的体重越加显得笨重。

路上的行人似乎朝一个目标飞奔。我家离上班单位六公里，

平素骑自行车不慌不忙三十分钟。

我真庆幸，带了雨衣，要来辆大卡车或客货两用车把自行车

和人一同拉着那该多好啊！我走着，想着⋯⋯

“笛⋯⋯笛”身后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汽车喇叭声。

”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侧身往路边一闪，此时我笑了。我想，

真幸运，遭难时有人救，活该不挨雨淋，霎时对司机产生好感，

仿佛司机为接我而来的，他的形象顿时在我眼前高大了。我立刻

朝司机喊：“喂！师傅帮帮忙

司机转动着方向盘，柏油路上的雨水被轱辘涌起两道水沟。

当听到我的声音，就一个刹车，恰好停在我的左侧。

“嗯⋯⋯”在这人推车门的刹那，我看清了是一张英俊稚气

的脸，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挺精神的小伙子。

我点着头微笑着解释着：“师傅是这样，刚下班出了县城，

可这鬼天气，唉⋯⋯能否让我坐一下车？”



小伙子瞄了一下，看见我湿

当一声把门关上。汽车

的身子，厌烦地说：“哎，

怎么让你坐？一让你坐会把座位弄湿，二你又有自行车⋯⋯？”

小伙子没说完，就摇了摇头。我一听，知道小伙子不肯让我坐，

我不由得朝客货两用车的车厢望去，车厢空空的，尽管雨柱击打

着车厢⋯⋯只听小伙子“嘿”了一声，脚踩离合器，挂上档，汽

车马达嗡隆嗡隆响起来，他扶着方向盘，笛笛鸣了两声喇叭。我

的目光从车厢移到小伙子的脸上，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小伙子挥

了挥手，礼貌地朝我“对不起”一声，

离弦之箭一般飞去了。

我望着汽车的背影，眨巴了眨巴两眼，苦笑了一声，抬动了

脚步。

”我正要走，眼睛瞧见一个扳子，那扳子被雨水浇着，“ 哎

显得 亮。我赶紧蹲下身，拾起了扳子。

⋯ 。

我猜想是小伙子推车门时掉下的扳子，当时我想，反正你得

找我说好话

⋯ ’

正当我疑问时，只见小伙子开着车已停在我面前，推开车门

跳下车，露出讨好的神情，眼盯着我手中的扳子说：“大哥，这

扳子

“哦 ”我有意伸了伸手中的扳子，目光正视着小伙子。

“这扳子，是⋯⋯，嗯⋯⋯我掉下的⋯⋯”小伙子见我乜着

他，头不由低下去，那只想接扳子的手晃动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我看他的神情，心里觉得有亏、内疚，但百倍希望早日归还

他的扳子。

我郑重地说：“小伙子，给你扳子。”他两眼愣愣的盯着我，

双手接过扳子，说了两声谢谢！谢谢！

大雨更加凶猛地倾泻着，雨衣上，那毕剥的雨滴声更响了。



年来，妻子的心整天吊着，生怕惹

风猛烈地摇曳着窗外的那棵白杨树，雨点也越来越紧地敲打

着窗上的玻璃，发出“

闹地

”的响声，屋内的挂钟也凑热

⋯⋯敲打了十一下。

王权翻了个身，从被窝里伸出一只大手顺墙边摸着，妻子也

翻身坐起来，攥着尼绒绳一拽，顿时耀眼的灯光洒满了整个屋

内，又洒落在妻子脊背上。

王权任村党支部书记

是非得罪人，她和丈夫安安稳稳在一起的时候很少。

王权靠在墙上抽烟，一支接一支已是第三支了，目光痴痴望

着眼前的烟圈，慢慢地烟圈里显示了县乡清财小组来村后的一系

列情景⋯⋯不管怎么说，他被停止工作了，真假请客送礼的白条

子真不少，都由他签字批的。可是现在办事小手小脚行嘛？王权

不知考虑过多少次，做事难啊！按党性党纪说是领导负主要责

任，这点王权承认。可他思想解不开的疙瘩是有人无中生有编造

出了新闻，说他和本村妇联主任王清华有男女关系，说得活灵活

现，把王权气昏了，直哎声叹气。他又想，能堵住谁的嘴？他愿

说就让他说去吧！一会儿他眼前又浮现出隔壁侄子胜杰来，乡党

委任命胜杰代理党支部书记，全村三千口人，九十一名党员，交

给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真有点不放心⋯⋯

挂钟和雨声嘀嘀嗒嗒，屋内寂静，妻子望望王权的面颊，消

瘦了好多，她用手轻轻摸着王权的胳腮胡子问：“哎，你多长时



拉鞋急匆匆地走出里屋。

间没有刮胡子啦，看那狼狈样

年多了。”他真不知道在

”他用大手攥着妻子的手说：“半

什么，整天东奔西跑，他对妻子的温

的

存太少了，他把“家庭”这个概念都淡忘了。自从农村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他没有少费心血，他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办了一个塑

料加工厂，一个面粉加工厂，三年来经济效益翻了一番，

农户买了电视机，

个村，他们属于拔尖村，受

的农户添了高档家具；家家户户浇地，照

明所用电费村委会包到底。全乡

到县委、市委多次表扬和奖励；王权两次在县电视台上介绍经

验，一次受市日报社记者采访，可以说王权是基层干部中的先进

人物。如今却被停止工作，他心里如同打碎了五味瓶。一道闪

光，天阴沉沉地，他脑子里怎么也脱离不开党支部、村委会的工

作，转念又想，咳！躺下吧，一切不必要了。

”

一声闷雷从房顶滚过，接着雨幕中传来喊声：“胜杰！胜杰

快起来！咱们村的库房被水淹了

王权神经质地一下坐起来。

妻子忙问：“干啥？”

王权一面拿衣裳，一面对妻子说：“我到村里库房那儿看看

去，排水沟被土围了一米多，告诉他们排水沟在什么地方，赶紧

挖开，把水排出去，不然库房被水泡倒，几万元的东西就完了。

妻子的右手一夺，攥住了王权的褂子，说：“我看你疯了，

人家喊胜杰，你既不是村支书，也不是村主任，你管事还没有管
”

伤！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王权从被窝里出来，蹬上裤子，

说出老天爷来也不让你去

妻子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摆出阻挡的架势，指着王权说：“你

”一道闪光照了过来，妻子上前迈了

两步站在门口，手里死死抱住王权的胳膊，眼里滚出了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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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

王权坚定地说：“我不是支书，可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万一

时间长库房被水泡倒，那损失就大啦

“我不听，我不听⋯⋯”妻子撒泼了，要是平常王权会忍耐

一下，而今天妻子的话王权却不能容忍，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

直哆嗦，又一个雷声猛烈炸响，同时也涌入了他那有力的手⋯⋯

”妻子被他那只大手推到一边。

妻子呆呆地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丈夫的一脸凶相，看着丈

夫一头扎在雨幕中。

妻子穿起衣服抓起雨衣，也冲入了雨幕中。



在伞里头，是不是没脸见人？”王斌觉得脸上好像火烫一

“去吧。我包好了，两条红塔山，一千元钱，千万别⋯⋯不

然⋯⋯”妻子再三嘱托。王斌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

天黑时，开始下起了小雨。王斌心里咒骂着，这个鬼天气，

怎么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下呢？

了他一眼，王斌就觉得那个人的眼里含

路上的行人很少，王斌一手拎个包，一手撑把伞，弓着个身

子走着。一个过路的人

着轻蔑的成份。心想，难道他知道我是去送礼走后门么？不会

的，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呀！他忙把伞压得很低，加快了

脚步。刚走出不远，“咚”的一声，王斌觉得像撞着了什么东西，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一个尖厉的女高音就传入了耳膜，“瞎眼了！

把脸

样热。心想：难道她知道我是去贿赂别人么？要不怎么这样骂我

呢？但转念一想，不管怎样，倘若这包东西今天晚上送出去了，

我的女儿由开不了支的企业单位调入事业保险单位，女儿再也不

埋怨我窝囊了。为了⋯⋯只好厚着脸皮，嘴里忙说道：“对不起，

对不起。”

来到县委机关干部家属院，王斌似乎忘记了刘局长的家门是

几楼几号，他在一座高楼前站了好久，最后像念咒似地念出了：

“三楼三号。”“对，就是在三楼三号房。”走到三楼，只见一个穿

西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也像他一样拎着个包，拿着雨伞在三楼

走廊里徘徊，他俩一打照面，那位穿西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点了



点头，笑了笑。王斌也陪着点了点头后，低着头走开了。“一、

二、三”，他小心地挨门地数着，第三个门上用黑漆写着“

“对！就是这一间”。他兴奋地举起手，手指刚要摁门铃，

突然身后有个颤抖的声音问道：“请⋯⋯请问，这是不是刘局长

的家”？王斌猛地缩回了手，满脸通红，说道：“我，我⋯⋯我也

不太清楚。”那个戴眼镜的男子高兴地说：“对，我想起来了，就

是这间。你，你也是⋯⋯”没等他继续说下去，王斌忙说：“不，

不，我走错了。”说完一口气就冲下了楼。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王斌连伞也没撑开，就冲进了大雨中，

任凭风吹雨淋，心里却不停地嘀咕：这下完了，女儿又该骂我窝

囊了。



”我说。

趁星期天把稿子寄出去，但偏偏下雨。直到邮局门口，推开

门，一个姑娘正趴在桌上看书，她看见我忙把书合上， 着眉朝

着，哑

我上下打量，兴许看见我裤腿满是泥水，也许⋯⋯她用低沉而沙

声音说：“怎么今天赶个雨天寄信？难道⋯⋯”他嗫

嘴唇咧了咧。

难道雨天不能寄信，我没吱声，把信递给她。她接过信，两

手指捏了捏，又在手上掂了掂。

“这封信装的什么这么厚？”她问。

“短篇小说”，我说。

”姑娘说。“啊！你会写小说？不简单呀

“瞎写呗

姑娘望着我，两眼满含水汪汪天真，放着敬慕的光。恳切地

说：“对不起，这封信超重，得贴二元的邮票。”

“按规定办！我说，立刻递给她一张大团结。姑娘把四张五

角的邮票同找回的钱递给我。我数了数，连邮票共九元。我赶紧

拿着一元给她，同志，你多找给一元！姑娘恳切地说：“不会

的 ”我把邮票和钱全部递给她，她数了数。此时，她的面孔上

绽出了微笑，拿出一元钱放在抽屉里。捧着八元钱递给我，点着

头说了两声：“谢谢！⋯⋯”

我仔细、谨慎地把信封口粘好，她拿出一张已盖了章的（国

内挂号信函收据）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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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要开门往外走，姑娘忙说：“雨衣”，噢！差点忘了。姑

娘又说：“雨天慢走，要小心”，我向她点头以示谢意。随后进入

了萧萧淫雨中，踏着泥泞。

雨，渐浙沥沥，不知要下多久。



亮，时针、分针、秒针十分清

刚开支，玉德从工资中拿出八十元钱，骑着自行车甜滋滋的

去商场买双皮鞋，到商场门口支上车，把车锁好。刚抬脚往商场

门口走，忽然觉得脚后有异样的声音，猛一扭头，见一个姑娘从

地下拣起一块手表。

姑娘抬起一双浓眉大眼，娇羞地递给玉德。“同志，这是你

掉的吧？”

玉德接过手表端详着：表壳

秀，带日历；往背面一看，日本产“双狮牌”全自动，他恳切地

对姑娘说：“我没有带表，不是我的。”又把表还给她。

“哦！既然这不是你的，是谁丢的呢？”

“有失主认领，你就还给他。”玉德说。

姑娘点着头思付了片刻，然后又愣住了，也许犯愁不知什么

时候找到失主。

正在疑惑时，走来了一个瘦高个、左肩高右肩低的小伙子，

歪带着一顶帽子，帽檐上面还有两道平行的汗印子，只见他拍打

拍打身上的土，煞有介时地站在姑娘面前。他们就在四目相接之

际，双方都把对方身影嵌在瞳孔里。小伙子一会儿望望姑娘，一

会儿乜视姑娘手中的表。

姑娘产生疑虑，莫非⋯⋯，不然他为什么精神异常？

小伙子问姑娘：“你说表怎么样？”

姑娘眨巴了眨巴眼，迟疑了一会儿立刻说：“我拾了一块手



”

表，正找失主。”

小伙子两眼像攫取猎物的野兽，射出贪婪的光，想伸手拿这

块表，心里盘算，机会来了，先把姑娘震慑住，拿到手，再一口

咬定是我丢的，再说没有人对证，叫姑娘无话可说。

不知是心虚还是感到蓦然，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手晃动一下

又缩回去。他有意识地清清喉咙，故意咳嗽两声，深吸气，稳了

稳心，让心跳正常，说：这块表是我丢的，还给我吧！

小伙子嘴这么说表是我丢的，还是没有掩住心虚，姑娘望着

小伙子神情，皱了皱眉头，眼珠转了几下，打定主意，就问：

“你丢的是什么表？”此时小伙子紧张得能听清自己心跳，就像只

顽皮的兔子，猛朝口腔跳，想窜出体外。

小伙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姑娘问的这么突然。一句话咬住了鹰

儿。他犯难地仰起了头，用手抓了抓头发，怯生生地愣了半天

才说：“是这样，这块表是昨天表妹送的，具体什么名称，我没

有看，我早晨在商场逛一趟啦，回家半路上发现把表丢了，这

不，我找来了。”

小伙子觉得这么一说算是把“圈”划圆了，这样就可以得到

价值二佰八十元的日本进口“双狮”表了。他哪里知道，仿佛上

帝赐予姑娘天赋，能洞察⋯⋯姑娘暗想，是不是你的表，我有法

验证，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

了，反正砍的不如旋的圆。姑娘没有揭穿他的真意，替他找托辞

说：“这么办吧，究竟这块表是不是你的，我不敢肯定，我把表

交到派出所，你到那儿认领吧

小伙子如同五雷轰顶，莫非是我诈骗之事苍天给我的报应，

不然为什么今天偏偏碰见这样一个辣姑娘，真倒霉。他两眼直愣

愣瞪着她，脸由红变黄，恨不得上前给姑娘两拳，把她打倒在



开始燥热⋯⋯他强压了压心中的怒火，稳了稳心，

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不说话。可是不知为什么一会儿攥得

紧紧的两只拳手慢慢地松开了，也许是做贼心虚，万一弄僵动了

真格的，捅了漏子，怕原形毕露；也许是根据自己诈骗经验。见

机行事，采取相应措施，该软必软。此时小伙子认识到自己的假

面具非被这个辣姑娘揭掉不可，他像打了一场惨烈的败仗，输得

不剩一兵一卒。他反省再三，自己遇到强手，也是有生以来的第

一次，从下

定了定神，皮笑肉不笑地走到姑娘跟前说：“姑娘，你别介意，

是给你开个小小的玩笑，这块表不是我的。”

”姑娘说。“你这个玩笑不小啊

“你看这表属于无主之物，既然你拣到被我看见，说明是咱

们俩的福，俗话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我说咱们就分了它

吧 ”“怎么分法”姑娘问。

”

“给你一百元钱，我要，要不⋯⋯”小伙子说。

“可不行，人家失主该多心疼，是爱物呀

“你太死心眼，无主之物要它是正常现象。”

“不，一定找到失主，找不到失主就交派出所。”

小伙子用掌心揉着太阳穴，咳！你！把脚一跺扭头就走了。



已是晚饭时分，街灯全亮。田路一个人正低着头吃力地拉着

装满垃圾的车子，在西大街柏油路上走。他所管辖的路段是从农

贸市场前街至长途汽车站，整整贯穿北大街和一个城北庄。这段

路除春夏秋三季整修路肩、边坡、边沟工程量大外；路面上每天

瓜皮、菜叶乱七八糟满地皆是。他一步一步喘着气，虽然走得那

样艰难，但不敢有半点儿怠慢。他知道把垃圾运到城外，还要走

二里路程，再说出了县城没有路灯，黑灯瞎火的走路很不便。已

是腊月二十八了，越晚越黑，又这样冷，得抓紧往回赶。假如在

前些日子，他早就提前两个钟头返回了。现在他身体欠佳，行动

不便，只好早出晚归。

他有块“心病”。第一次县里招工，他的“待业”女儿桂花

没有轮上号，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思想标准要高些，没有多

想；第二次县里招工，他的女儿没有挨上号，女儿桂花二十七岁

了，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心灵的创伤怎么也抹不平。

几年来他满肚“怨气”没有放出来。女儿整天埋怨他窝囊，说起

来田路承认。使他揪心的是女儿为婚姻之事耍了志气，曾发誓：

安排不了工作不结婚。等啊，盼啊，都心焦不耐烦了。姑娘大了

不好找对象，俗话说：“嫌穷富不爱”，只好“变价处理”。田路

总觉得欠了女儿的“亏钱”。近几天来，他染上了病，头晕眼花

浑身发烧，四肢无力，饭吃不好，觉睡不宁，身体将要垮了，可

他一天不歇，再过两天就大年三十儿，要尽职尽责，要大街干干



跚地走着。原来是煤建公司警卫小李骑着自行车由家回

净净；要人们痛痛快快过年，这是田路的心愿。因病体行动迟

缓，就得笨鸟先飞，晚上加班。每天打扫两次，运垃圾两次，这

是今天最后一车了。他拉着车一步一步地走出农贸市场后街，拐

了弯，踏上西去直通往倒垃圾的路上。土路因雨季冲刷没有填平

的沟沟壑壑展现在眼前；刺骨的北风虽然不大，但舔得他脸生

下帽子透气，出门时老伴千叮

疼。他已是通身汗了，他戴的蓝帽子已被汗水浸透了。他不敢摘

万嘱托：“出了汗，别在风口里

摘帽子，会⋯⋯最好是哪儿也别摘，出身大汗也许退了‘烧’，

身体定会好转。”他也不敢解开扎在腰间那条带子，掀起棉袄出

出身上的潮气。老伴知道他身子虚弱，怕他扎不紧布带子往棉袄

里钻风，特意在棉袄领子系上“栽绒”领子，扣上纽扣，汗水从

帽子里往外钻，刚要露头就变得冰凉，他不时地用一只手抹脸上

的汗水。

刚过一座小桥，忽听后面自行车铃响，田路没有回头，依然

拉着车

单位，当骑车到跟前，一下就看出是田路。他下了车，看见田路

吃力地拉着车晃动，两脚的鞋底蹭着土路面扑哧扑哧地响。看见

”。

田路的劳苦，他不由得感到有点心酸，他喊：“老田！这得什么

时候才能下班？打夜班啦

“打夜班是家常便饭，不算什么。”田路说。

“今天运不清可以明天，何必拿着棒锤穿针呢？”小李说。

“再有两天就过年了，让大家干干净净舒舒服服过年。”田路

说。

“咳！真死心眼，你替大家着想，人家谁替你着想，这不是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你女儿桂花是多么好的青年，要才有

才，有貌有貌，两个三年招工都没有轮上号，你当养路工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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